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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闲聊，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什么树木是江西第

一树？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樟树。

是的，樟树。在江西，没有哪种树可与樟树比肩。

不知是因为江西老表像樟树，还是樟树像江西老

表，我心中始终有个感觉，冥冥之中，人和树是有某种

神秘联系的，人与树是息息相通的，什么样的人群同什

么样的树木而居，是有某种定数的，是天意的安排。在

江西这块亚热带土地上，各种各样的树木无以数计，类

似樟树这样的树木也不少，但江西老表却独独钟情于

樟树。你看，从赣江两岸到鄱湖之滨，从千里武夷到巍

巍罗霄，在村庄，在城镇，在山野，在地头，在水边，乃至

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旮旯，都可以看见樟树的身影。

它们或一棵独立，把蓝天揽在怀里；或几棵相互依偎，

撑起一片绿荫；或几十棵上百棵簇拥在一起，蔚成遮天

蔽日的绿色云彩；或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搭起一条

条绿意沁人的时光隧道。作为自然界两种不同的生

命，江西老表和樟树，在十分漫长的岁月里，沐浴着同

一片阳光雨露，经受着同一片冰雪风霜，已然有着高度

的默契，已然有着共同的心性，已然融为了一体。江西

老表的身上渗透着樟树的汁液，樟树的一枝一叶凝聚

着江西老表的心血。樟树成了江西老表的化身；而江

西老表又成了樟树的象征。

不仅如此，江西的历史也与樟树密切相关。汉初

在南昌设郡，因城南松阳门内有棵樟树，高七丈五尺、

大二十五围，按今天的口径，就是高 17.33 米，胸围 10
米，繁茂高耸，垂荫数亩。由于“豫”有高大安裕的含

义，樟即同章，樟木上有纹路，合为文章，所以就把所设

之郡叫做豫章，意为文章昌盛之郡。正像有的古籍所

说，因盛产香樟而得豫章之名。大概是由于樟树很多，

江西的不少名称都与“章”有关。江西简称赣，贯穿全

省南北的主要河流赣江，里面都有“章”，赣江的两大支

流之一的章江又称豫章水。至于以“樟树”命名的市镇

乡村，也有好多个。所以人们说：“若无樟，不成赣。”树

缘、人缘、地缘这种高度的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

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因此，樟树在江西老表的心中，任何时候都是至高

无上的，是任何树木都无法代替的。也正因为如此，江

西省把樟树定为省树，省会南昌市把樟树定为市树，可

谓实至名归。

二
从古樟所拥有的数量看，樟树也是当之无愧的“江

西第一树”。

江西现有的树木种类繁杂，樟树不仅数量多、分布

广，而且古樟特别多，全省古树名木有500多种，总计近

13万棵，其中古樟有 6万多棵，占了半壁江山。全省古

樟林有 300 多处，有胸围在 9 米以上的千年古樟群 35
处。这是多么巨大的古树宝库。

安福县有 400年以上古樟 1万多棵，其中千年以上

的古樟有200多棵。该县严田乡严田村有棵樟树，树龄

2000余年，树高 35米，胸围 13.9米，需要 10个成人牵手

才能合抱，平均冠幅39米，树形伟岸，浓荫蔽日，覆盖了

将近3.6亩的面积。因主干在5米处分为粗细大致相同

的枝干，状如张开的五指，当地老表称其为“五爪樟”。

几千年来，它就像一把时间的巨伞，撑起了岁月，撑起

了星辰。

吉安县敖城有棵千年古樟，高 28米，胸围 10余米，

树体挺拔，枝干纵横，在主干 13米处，生出多杆龙须似

的分枝，有的仰天直立，有的俯地而行，母树的周围遍

布子树 36 棵，占地约 5 亩，犹如热带的榕树一样，演绎

了独木成林的罕世奇观。

泰和县江畔村有大大小小的樟树上万棵，其中最

有名的迎客樟，胸径 2米多，高 30米，树龄 1200多年，树

干像挥展的双臂，好似在热情欢迎往来的客人。在该

村的魁星塔旁，有一棵百年大樟树，分三四个枝干，龙

干虬枝，斜伸横展，凹凸起伏，形如笔架，人们称为“笔

架樟”。该县马市镇栖龙村有棵古樟酷似“心”形，每年

七夕，一对对恋人纷至沓来，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

婺源县浙源乡岭脚村有一棵古樟，300 多年树龄，

直径 3 米多，原来高达 40 多米，因遭雷击火烧，整个树

身被斩断，现只剩下 10多米高，树干几乎空透，仅剩两

片树皮，但却依然葱郁葳蕤，让人叹为观止。

德兴市海口镇海口村有棵古樟，距今已有 1800多

年，树高 20米，树冠 35米，树围 23米，需要 13个人才能

合抱。树的底部有个 10多平方米的空洞，十几个人可

以在里面打麻将，大革命时期还做过赤卫队的哨所。

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东冲冯村有棵 500多年的古

樟，从主干 2 米处长出 10 根放射状枝干，被人们称为

“十子树”。这棵古樟高 29.5 米，胸围 8.7 米，冠幅 35.6
米，树荫面积达1000平方米。

宜春市袁州区天台镇江东村有一棵古樟更为奇

特，在一个树根上同时生长出9根主干，人们称其为“九

兄弟樟”，除1根在1970年代枯萎外，其余8根主干并肩

挽臂，相依相偎，凌云吐烟，直插蓝天。

乐安县牛田镇有一片古樟树群，沿着乌江两岸绵

延 10华里，面积约 70公顷，有古樟 2907棵，树龄都在数

百年以上，最长的一棵超过千年。其中国家一级古树

288株、二级古树 1536株、三级古树 1056株。有关专家

认定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古樟群，被称为“中国第一古

樟林”，2016年5月入选上海世界吉尼斯之最。

这些古樟，犹如穿越时空的精灵，阅尽世事沧桑，

饱览人间风云。每一棵古樟，都是一颗“绿色化石”；每

一棵古樟，都是一件“活的文物”。

樟树之所以有着如此长久蓬勃的生命力，关键在

于其根系发达，地上的枝干长得有多高，主根深入地

下就有多深；地上的树冠覆盖得有多宽，地下的旁根

就伸得有多长。不少古樟的根好似长龙盘伸错展，忽

而冲开厚厚的土层，钻入地下；忽而拱起巨石和建筑

物，冲向地面，可谓力鼎千钧，威力无穷！因为有了深

厚发达的根基，樟树才得以枝繁叶茂，屹立苍穹；才得

以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千年而依然郁

郁葱葱，历经磨难而依然雄姿勃发。加上“樟”与“张”

同音，含有开张、张开之意。所有这些，正好符合人们

期望健康长寿、兴旺发达、幸福吉祥、坚强向上的心

理。所以江西老表把其作为“风水树”，作为“圣树”和

“神树”，倍加爱护和保护。即使在 1958年那样大量砍

树大炼钢铁的时期，全省的古樟都安然无恙，没有人

去毁坏和砍伐。

这也就是至今为什么江西还能保存有那么多古樟

的根本原因。

三
樟树之所以是“江西第一树”，还因为其有着第一

流的品格。

樟树的奉献，是一种全方位的奉献。樟树全身是

宝，它的干和枝，是上等的家具材料。樟木做成的箱子

和橱子，美观精致，纹路缜密，结实耐用，不会变形，不

生蛀虫，不生霉菌，香气袭人，历久弥新。年轻姑娘结

婚时，若有樟木箱子做嫁妆，那本来就充满幸福的脸上

会多添几分幸福。无论什么房子，只要在里面放上几

根樟木条，满屋立即清香扑鼻，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从樟木里提炼的樟脑，是天然的好药物。一件衣服放

上一颗樟脑丸，不用担心化学污染，不用担心虫子噬

咬。樟树的枝桠和叶子，不仅是烧火做饭的好燃料，而

且是驱蚊的好材料。夏夜的乡村，蚊子特别多，人们用

樟树枝叶烧起一堆火，那淡淡的青烟会把蚊子驱赶得

无踪无影。樟树开出的花，细小而带绿黄，发出淡淡的

清香，给人以温馨和享受。樟树结出的果子，像一粒粒

黑色的珍珠，榨出的油可供人食用。20 世纪 60 年代

“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食用油严重缺乏，我村子的人就

是靠樟油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樟树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年四季始终保持一

种蓬勃葱茏的形象。春天，狂风卷着暴雨，断裂了樟树

的枝丫，但不久断裂的地方又长出了新枝。夏天，雷电

将一些樟树拦腰劈断，或者将树身一劈两半，但它忍受

剧痛，顽强抗争，战胜死神，重新挺立，奇迹般地焕发出

新的青春。秋天，万木凋零，落叶遍地，而樟树却在凛

冽的霜天中傲然无惧，为人们铺开了一片青翠。冬天，

北风怒吼，天寒地冻，大雪把有些樟树的枝干压断，但

它们毫无惧色，沉着坚定，用盈盈的绿意融化着寒冬的

严酷。每当换季的时候，樟树也是陈叶和新叶悄悄交

替，几乎不为常人所觉察，表现出一种谦逊淡然的操

守。由于樟树终年常绿，不仅让人们时时感受春天的

气息，感受空气的清新，而且让人们感受到大树底下好

乘凉的惬意。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时候，人们在树荫

下喝茶、聊天、看书、娱乐，或是在紧张劳动之后，往树

底下一坐，瞬间汗水全干，全身变得清凉。那种舒服，

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或许因为樟树予人的好处太多，40多年前，樟树又

被赋予新的使命，又扮演了新的角色，成了城市的行道

树。曾记得，在1980年代，南昌市的阳明路和八一大道

两旁，都是清一色的法国梧桐树。这种树，夏天浓荫遮

天，密不透光。但一到秋冬，叶子全落，光枝秃丫。突

然有一天，这些法国梧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棵

樟树。从此，南昌变得青翠欲滴，变得春意荡漾，没有

了秋天，没有了冬天，人们一年到头都走在明媚的春天

里，走在清新的绿荫里。

樟树，让春光在南昌流淌，让春色在南昌永驻。

四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兴起了一股城市建设的热

潮。不知是什么时候，移栽樟树成了一种流行和时髦。

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绿化和美化城市，不惜动用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种植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

木，其中栽得最多的树木之一就是樟树。

按理，多栽樟树是好事，人民群众是欢迎的。但问

题也随之出现了。

君不见，在有的城市新建的市民公园里，不知从哪

里弄来的几棵古樟，栽在几处显眼的位置。它们被切

断主根，砍掉枝桠，只剩下一截主干和几根枝杆，就像

一个没有了脑袋和手脚的人，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虽

然不久古樟长出了新的枝叶，但总觉得不是滋味。也

许有人会说，过不了几年，古樟就会长得很茂盛。但话

好说树难长，古樟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恐怕需要经过

相当长的时日。

有的城市在建设广场时，为了彰显历史的厚重，树

立城市的形象，也弄来几棵古樟栽上。可能是因为赶

时间，抢进度，要在某个时间节点完工，因而在最不适

合栽树的盛夏季节栽树。烈日炎炎，火烧火燎，因为气

温太高，古樟又需要大量的水分才能成活。于是，有关

人员便想出一个办法，给古樟“打吊针”，把几个配有养

分的水袋挂在树上，用细管连通，再把针头插进树身，

给其输水输液，那样子就像一个站在医院里输液的病

人。一棵原本生机蓬勃的古樟，在烈日下被折腾得奄

奄一息。也有的在严冬季节移来几棵古樟，不顾雨雪

冰冻，强行栽下。因气温太低，冻坏树根，人们急忙弄

来塑料布，几番包扎，给古樟穿上厚厚的“防寒保暖

衣”，看上去真有些大煞风景。冬天和夏天，酷暑和寒

风，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这些古樟能挺住吗？就是

能挺住，能成活，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前些时候，为了发展旅游，不少地方热衷于建设古

镇。有的人生怕古镇不“古”，古镇不“老”，于是组织有

关人员四处出击，搞来了不少樟树，其中不乏有些年纪

的古樟，在古镇上栽成一片樟树林。但因为资金和管

理技术跟不上，有些樟树不久就枯萎了。这种做法的

初衷也许是好的，是出于对樟树的喜爱。但有时过分

的喜爱往往会成为一种伤害。

其实，古樟的移栽，何止这些地方。在一些高档住

宅小区里，在一些新建的豪华大楼前，在一些富家大户

的私人花园里，都可以看到移栽的古樟身影。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

树木，何尝不是如此。一棵古樟，在一个地方生长了几

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和环

境，习惯了当地的水质和土壤。可如今却突然换个新

的地方和环境，它会觉得非常不适应，就会“水土不

服”。为什么有些古樟在原地生长得好好的，一经移

栽，就生长得异常艰难，很难枝繁叶茂，很难回到先前

的那种自由生长的状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更何况

一棵古樟经过“斩干截根，除枝去桠”，再移栽到别的地

方，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古樟了。特别是有些古樟在

移栽中一旦不能成活，是不能再生的，是不可复得的。

而这时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棵古樟，而是一段自然，一

段生态，一段年轮，一段历史。

樟树，生命的长青之树，赣人的精神图腾。让我们

珍重和保护好这江西第一树。

豫章
随笔

听读井冈

江西是个好地方

有年夏天，我到井冈山的茨坪住了一阵。茨坪

是井冈山中心小镇，空气清新，树木森翠，有市井的

繁荣与生活的便利，又能通达黄洋界、大小井等各

景点，因此，上井冈山，没有不去茨坪的。茨坪夏季

温度总在 20℃左右，与山下皆高温模式的江西各处

比，舒适宜人。因此，要避暑，也没有不喜欢住茨坪

的。我对自然景物、地方风土人情向来领略慢，总要用较长一阵子时

间，才能体会出一点那地方真实的美。但是这样生活其中、亲身感知以

后，那美入眼入心，就怎么也忘记不掉。就好像它长成了身上一颗微小

的痣，总是在那里。茨坪就是这样的地方。

井冈山我最忘记不掉的，是云。井冈山的云，实在可以用“美不胜收”

形容。我还记得头次坐车上茨坪的情景。路多是盘山路，拐弯处又短又

陡。车子七弯八拐，往往要一使劲，才冲得上去。可是每冲上去一回，车

里的人就会发现天又辽远了一点，风景又美了一分。车进茨坪，我刚坐

稳，侧头见路旁有农家饭店，老板娘在洗菜。再略微抬头，就看到前方的

云。云太近太密，简直不能说是看见，几乎就是要被它盖上来。井冈山的

每朵云都那么饱满、蓬松，颜色又白，一种仿佛经过无数次漂白的白。生

活中我喜欢那种带点黄的乳白，不扎眼。可是云，还是要这种漂白的白，

更纯粹，更来劲，更像云！云悠然荡在天空，下面是翠绿的山谷与房屋组

成的丛林，早晨走出门，简直能和它撞上；到了傍晚，茨坪天街边卖土特产

的一溜店铺，也都被晚云美妆了，再简陋也是光彩照人。所以茨坪许多宾

馆或商店，名字里都嵌“云”字。云，是茨坪的招牌。

就和天上的云一样，井冈山的夏季是明朗、悠游的。从各地前来的人

们饱吸山中负离子，饱览山中秀色，又饱餐井冈山诸多美味土产，脸和脚

步因而都是轻快轻盈的，而且额上一点也不冒汗——可别小看这一点，南

方盛夏，能不挥汗如雨的地方可不多。这个时节到茨坪中心大道上走走，

许多地方的口音都能灌进耳朵。听到的人，脑中不免要辨析一下方言来

自何方。若能一下识别，既是小小乐趣，亦是见多识广的佐证。

茨坪天上有云的时日太多。就算到暮晚，别地的云可能在天上慢

慢就散了。可是茨坪云，有的却一直不走。山坳避风，它们就一朵两朵

的，团团栖息在山坳里，像小娃娃在酣眠。天气特别晴好时，它们还染

一点霞色。头上是云，身边是无尽的绿树，那样的闲走总是惬意。我住

得离挹翠湖公园近，就常去那里。挹翠湖不大，可是在茨坪这样的山间

盆地间有这么一汪水，就很清新不俗，游客也多。他们有的是从对面的

毛泽东旧居参观完再过来湖边。进门处养很多观赏的红鱼，小孩子趴

在栏杆边投喂，不肯走。因为鱼群为了面包屑一次次从四方汇集水中

央的情景，确实灵动好看。挹翠湖热闹，有些午后，我贪恋安静，就朝南

山公园方向走。那个方向的路，两旁夹山，树木都紧实生长许多年，有

种笃定与从容，和新栽的树气质大异。新树要努力适应环境，不免都怯

生生，有点弱势。路边房子不多，也不高，一二层楼的平房让人安心。

有的房子背后就是大树。被树呵护的房子，真想进去住一住。若是走

累了，路边就有农家餐馆。随便进去一家，可能就吃到井冈山最正宗的

特产。有天我进了一家，仅点石耳炒蛋与俗称的“地三鲜”两个菜，吃得

风卷残云。地三鲜其实就是茄子、豆角和土豆混炖，我在家中也做，却

完全做不出茨坪这个味道。后来我想，这也是因为有云雾这大自然之

气、之精华凝结的“参与”。它们常年滋养井冈山所有植被，所以，就连

普通的地三鲜，茨坪的也比我家中的更美味。茨坪天街店铺林立，在那

里除了可以看到石耳、石鸡、石鱼这井冈“三石”，竹笋与菌菇类更是多

如牛毛。冬笋炒腊肉，是江西人最下饭的菜谱之一；而菌菇加在任何菜

里，都是提鲜美物。还有井冈红米，表皮呈酱红色，米粒修长，闻之且有

香。它本就是井冈山的稀罕之物，更由于“红米饭南瓜汤”那首歌而声

名在外。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小小的红米，正是他们的主食。

红米蒸煮，比一般米费时更久些，却也因此营养更为丰富。可以说，所

有这些井冈山珍，都获过云雾恩泽。

井冈山的云多，雾也多。云是明朗的，雾却神秘，像猫的脚步，人还没

察觉，它就到了跟前。有时走在路上，脸上突然感到一丝一丝的凉，用手

去抹一下，有点湿意，那就是雾来了。茨坪中心大道有两行高大挺拔的杉

树，能随云雾去来，呈现不同的景观。天气晴好之时，头顶枝叶分明，行人

在树下歇息或是站着聊天，从容悠闲；起雾之时，又是另一番美妙。那时

杉树仿佛上面大半截突然都隐去了，只余下身旁粗大的树干。你会觉得

井冈山的云雾，真有双魔术师之手。中心大道这两排杉树，是我最喜欢的

茨坪一景。在这条路上，为这些美树秀木停留脚步，并且心生赞叹，生活

的烦忧似乎都被阻挡住了一些，生活的静谧与美，似乎又被放大了一些。

谁能不爱这样的感觉呢！而这些杉树，这样静静站立于此，予人抚慰，到

底有多少个年头呢？尽管每次都要好奇与自问，但我从来都不去打听或

是网络搜索过。不知道树们多少岁，我就可以任意想象它还年轻却已大

气非凡。我也可以想象它已苍老却仍有活力。

井冈山的云雾，还有古灵精怪的一面。那是有天夜里我去附近拿

山乡看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时听说的。拿山乡是茨坪附近历史悠

久、颇有代表性的乡镇。《井冈山》这个剧，舞台就设在拿山的山水间，在

夜晚的树影与星光下。去往剧场的路景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路上都是

去参加演出的农民，白天他们各司其职，种猕猴桃，跑运输，或是开路边

餐馆。到夜里他们有另一重身份——实景演出的演员。他们在家就换

好演出需用的红军制服，匆匆去往剧场。因此初次前来观剧的人，在路

上猛然一看，会觉得“怎么有这么多红军”。这些本土乡民扮演着几十

年前他们的爷辈父辈，是表演，也是血脉的追溯，几乎无缝衔接。看完

剧，我出剧场大门，炫目光影与感人的音乐似乎仍在耳目之间。突然听

见身边工作人员在说：“今天没来云雾呵。”我细听，原来剧中需要大量

的烟火效果，而如果夜里有云雾来，连需要人工释放的烟火几乎都可以

省了。我想象云雾也前来参演的胜景，真是神往。

有天我去茨坪菜市场转悠。一进去，就看到本地女人在卖木槿

花。她就坐在菜场入口的台阶上，端个簸箩，里面散着紫红花，很新鲜，

花瓣一点都没发皱，应该是她清早才摘的。她袖子和裤管都卷起，样子

很泼辣。井冈山女子大多这样泼辣、能干。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木槿出

现在菜场，不禁问，能吃吗？她道：“能吃的。花也是菜，菜也是花。”我

很喜欢这句话。觉得像一句生活之诗。她又教我木槿怎么吃法。我一

开始就发现，因云雾滋养，井冈山的花不仅多且比别处更为艳丽，石榴、

桂花、木槿，处处都是。特别是春天，井冈杜鹃漫野开放，别处无法比

拟。但是能炒着吃的槿花，我当然更有兴趣。我回民宿，用电磁炉做了

木槿炒蛋，配清粥，端到阳台上去吃。远远近近的天上，都是浓密、大朵

的积云在闲荡。这积云有随时赋形的本事，一会是大象，一会是小狗。

天空真是又安静又活跃。云朵下面，阳台对面的人正在晒被子。被子

搭绳上，往下垂坠一点点，被面上黄色花朵晒着阳光。不远处，四野皆

绿，山谷亦如酣睡般沉静，慈蔼、包容。一时我完全沉醉其中。井冈山

的云是怎样厚爱草木、山谷，厚爱人与万物，又怎样与这一切融为一个

整体，一个生态系统，那一刻，我真是极为生动地感受到。同时，云如何

将一种变幻无穷的美，润物细无声地带进人的生活，我也身临其境地完

整体会了一次。我们都是路途长远的旅人，一生都在埋头走路。走久

走累了时，若能这样偶尔抬头看天，天上又恰好有云，彼时我静云动，我

闲云忙，又或者云静我也静，云闲我也闲，人会觉得不仅眼目得到滋养，

灵魂亦获小小休憩。

直到现在，我也未忘那天正午在茨坪云朵下吃饭的情形。井冈看

云，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瞬吧，却是被美与静谧所滋养时的深刻愉

悦。那愉悦，可抵肩负之重担，可抵尘世之操劳。

云中井冈
□□ 王晓莉王晓莉江西第一树江西第一树

□□ 刘上洋刘上洋

一方山水，能有多少历久而动人
的文字描述，就有多少念念不忘的动
情赞美，我的家乡武宁便是这样的一
方山水。

许多关于武宁山水的文字描述充
满神奇色彩，阅读古往今来的诗文篇
章，往往令人遐想联翩。

起初，不觉得武宁山水特别，天
底下，何处不青山哪里不绿水？绿水
青山天天入眼帘，委实觉得平常。后
来，因工作关系隔三差五便在故乡与
他乡之间奔波往返，汽车在那条最美
公路上疾驰，放眼望去，水墨青山，清
风云海，碧浪清波，烟漫湖岛……此
情此景，总是叫人由衷地赞叹。

武宁山水如诗如画，溢满灵气。
宋代诗人王周《过武宁县》云：“行过
武宁县，初晴物景和。岸回惊水急，
山浅见天多。细草浓蓝泼，轻烟匹练

拖。晚来何处宿，一笛起渔歌。”掩卷
遥想，仿佛只要行过武宁县，山水物
景便和你热烈相拥的深情在心头弥
漫，那新鲜的嫩草都情不自禁欢迎
你，山海间的缕缕轻烟排成长长的队
伍静候你……武宁山水，美在雄伟灵
动。幕阜九岭，群山万壑，绵延不绝；庐
山西海，琉璃万顷，千层涟漪。倘若把
武宁山水浓缩成一棵朝气蓬勃的大树，
那么山背则是树的根，经年累月地输送
水和养分，源源不断地维系树的容颜。
你看幕阜余脉绵延而下，在山背形成了
一幅气象万千的画图，其山峰或奇伟，
或险峻，或雄浑，或突兀，或秀美，或苍
郁……千百年来，大山的浑厚与纯朴，
形成了山背人独有的文化特质：憨厚、
仗义、豪爽、果断、热情、大方。

说起武宁的水还得说一说江西五
大河流之一、全长 357 公里的修河。

修河河系发达，各支流发育于九岭山
脉与幕阜山脉之间。数百里修河水滚
滚而来，出武宁奔永修入鄱湖，修河还
成了那个年代主要的交通渠道，水面
运送竹木的大小筏子一串串一排排，
整整齐齐堆放在筏子上的木料有几层
楼高，远远望去蔚为壮观，那些木筏子
成了修河水面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好长一段时间卖竹木都是当地经济的
主要支撑。

武宁山水，美在四季。白玉蟾《涌
翠亭记》赞武宁山水“江南山水窟，江西
风月窝”。春夏秋冬正如《小窗幽记》中
所说的那样，美不胜收：黄鹂呼春，青鸟
送雨，海棠嫩紫，芍药嫣红，宜其春也。
绿柳缫丝，雨骤黄梅，日蒸绿李，宜其夏
也。晓露欲结，蓐收避席，青女办妆，宜
其秋也。桂子风高，芦花月老，石骨苍
寒，千崖见梅，一雪欲腊，宜其冬也。

武宁山水，美在纯粹。万山青红，
夕鸟南飞，群木紫翠，渔舟唱晚，樵笛惊
霞，草木生春，一片诗画世界。

武宁山水，其容颜也充满了深沉
与血色。在 3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曾上演人民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悲
壮一幕，无数挺身而出的英烈们至今
为后人称赞和敬仰，也感染和激励了
后辈们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在新时代
实现新梦想。

武宁山水辞
□□ 柯水生柯水生


